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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焰生于徽州、长于徽州，可能也是最了解徽州

的作家，他的文本底色，像是新安画派的画作那般，

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。他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写

作，常常保有一份清冷；他看笔下的历史人物，多有

一份悲悯之心；他说自己的写作是完全按照自己的

路走，“让读者来寻我”。

《安徽画报》对话赵焰（Q：安徽画报 A：赵焰）

Q:您最早是在家乡旌德开始写作的，后来到安

徽日报社驻扎宣城记者站，应该直到 2000 年，那段时

间也是您写作的重要时期。能否结合您的创作经

历，谈一谈几个您写作的关键阶段？

A:我是在大学里就开始写东西，毕业以后分配

到老家旌德党校工作，当时的旌德是一个很小的县

城，每天工作之余就感到比较乏味。我父亲是一位

儿童作家，他一直希望我读中文系，之后当作家。我

考大学时填的第一志愿，并没有中文系，而是填的经

济系的外贸专业，一切阴差阳错，我被中文系录取

了。我很沮丧，我父亲却很高兴。

我毕业后，父亲看我无事可做，就建议我写点东

西，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。很顺利，第一篇小说就发

表在合肥的《希望》杂志上，后来在《广西文学》《河北

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等陆续发表一些作品。可以说是

在我父亲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也开始大

量读书，读各种各样的书。我一直认为，年轻的时

候，还是应以读书为主。如果只是写作的话，（才思）

会很快被耗完。你必须要读书，吸取很多营养，内心

得以丰沛，才可以进行持久地创作。

1993 年，我调至安徽日报社宣城记者站工作，

时间相对自由。我觉得这一段时间，是我世界观初

成的关键阶段。记者的职业也加深了我对这个社

会的理解，知道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心态，

知道这个社会怎样运转，这对我日后的创作也有很

大益处。在那个年代，前辈们都说，做记者最重要

的，必须是一个社会活动家，一定要多交朋友，多深

入基层。

Q:您在徽州文化的写作领域独树一帜，徽州系

列的五本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徽文化，能否谈一谈

您对徽州或徽文化的见解，以及徽文化对您的滋养？

A:我算是半个徽州人，从小在徽州长大，可以说

“前后左右都是徽州”。都说徽州“崇文重教”，从一

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，当地的老人家哪怕是农民，说

话做事都有一种文绉绉的风格，感觉知书达理；徽州

的女人也是，再苦再穷的老太太，出门时也会将头发

梳得很整齐，衣服拾掇得很干净。这种自小形成的

对于徽州的感觉，其实很重要，它让我在日后的关于

徽州背景的写作当中，起码不会说外行，也不太容易

露出破绽。

我先将徽州写成电视片脚本，可是这一种形式

相对较浅，只是表面描述。我意犹未尽，于是以文化

散文的方式继续撰写徽州，陆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

表了十几篇，2006 年由东方出版社结集为《思想徽

州》。这本书出版后，被有关人士誉为“写徽州最好

的文章”。然后，我又接到东方出版中心的约稿，让

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，全景扫描徽州。于是，这又有

了“中华大散文系列”的《千年徽州梦》。在此之后，

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又写了一本《行走新安江》，

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样，《思想徽州》《千年徽

州梦》以及《行走新安江》，就构成了我的“徽州三部

曲”。到2011年的时候，安徽大学出版社又将“三部

曲”以及《老徽州》《徽州老建筑》整体包装，出了一套

“赵焰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”五本；2016年，安徽文艺

社给我出文集，又将我的徽州系列收入文集一卷。

我出生在徽州，生长在徽州，能让自己写徽州的文章

在全国广为流传，让人们关注徽州，的确是一件令我

欣慰的事。

Q:2007 年到 2009 年，您的晚清人物系列出版了，

一年一本可以说是创作精力非常旺盛，而且多次再

版，非常受市场欢迎。您写这些历史人物，是怎么能

做到写得非常娴熟？

A:大约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两万多

字的《合肥有个李鸿章》，因为李鸿章是合肥的标识，

不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颁发了优秀奖。这篇文章引

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注意，开始邀约我写了

《晚清有个李鸿章》。出版后广受欢迎，一年多时间

里，达 7 次印刷。之后，这才有了“晚清民国四部

曲”：《晚清有个李鸿章》《晚清有个曾国藩》《晚清有

个袁世凯》《晚清之后是民国》。香港中华书局也出

了繁体字版，向海外发行。

写李鸿章的时候，对这个人物更像是“手术刀般

的解剖”。可是写曾国藩不一样，他的特点在于内心

世界博大、丰富而幽暗，表现在行动上很少。所以我

侧重于从内部去写他，写他的心路历程，突破当时既

有的曾国藩的形象。写袁世凯的时候，我阅读了大

量的资料，做了很多研究，手法和心态，是抱以“历史

的同情”——作为写作者，我们不能高高在上，而是

要对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有足够的理解，这样才能

写出人物真实的状态。

Q:您还写了大量生活化的散文，旅行的、电影

的，吴怀东教授评价您文如其人，“清雅”，您如何评

价自己的文风？

A:我觉得“文如其人”的说法，是总体上的定

位。可是人是复杂的，如果内心广博、伸展性很强的

话，他同时也可以兼容并展示不同的风格。但是最

本真的东西，或者说内心的底色是很难撼动的。人

最根本的那个内质，是很重要的，不止是写作，其他

事业也好，拼来拼去拼的是最后的人格。

孔子有一句话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

艺”，从这一句话，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高远的志向，

可以看出孔子的兼容性，还可以看出孔子对“六艺”

的重视。“六艺”是什么？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这是

读书人必须掌握的技能，只有“六艺”娴熟，才能游刃

于生活。读书人不能僵化，不能以道德为框框条条，

而是要有智慧，要有拿得出手的技能。这是重要

的。道德是（规范我们行为的）上限，法律是下限。

当然，孔子还要求保持一种善良的、仁义的内心。我

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人生的追求。

吴教授以“清雅”来形容我，我很开心。可是词

汇往往是一个标签，也是一种限定，它在很多时候是

不准确的，必须“延展”。就像“清雅”这一个词，也可

以分为很多种，比如说清雅且单纯、清雅且幽默、清

雅且智慧……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更想寻求一种智慧

而博大的“清雅”。语言本身是有缺陷的，它需要更

加细致地去揣摩。如果明白语言本身的缺陷，智慧

就油然而生了。

Q:您现阶段的写作重心是在哪个领域？以及平

时的写作、阅读习惯？

A:写作对我来说，一直是有意无意而为之。我习

惯用文字来记录生活，对去过的地方的感受，看过的

电影的心得，散文相当于我的脚印，人生过程中的一

些足迹吧。关于我的写作习惯，平时我可能是同时撰

写五六本书；读书也是，有时候同时读十几本书，有时

候只看某一段；有时候带着问题找书来看，把这个问

题解决；有时候是从头到尾地看。对我来说，读书是

能寻找到一个体系，你知道这个学问或者知识的上限

在哪、下限在哪。读书也是在铸就一个坐标系，坐标

系明晰以后，你就会知道某本书的位置在哪里，某种

文化的位置在哪，某位作者的成就在哪。

Q: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态度。

A:我觉得互联网也好，新媒体、人工智能，它可

以是现代社会，包括人类掌握知识的很好的补充，但

它不是主食，只是相当于我们生活的零食，或者是一

种调剂，一种工具。相对人类“万物之灵长”的地位，

它现在还不足以构成挑战。至于人工智能，它的下

限很高，可是上限却不高。我觉得以马克斯·韦伯的

“工具理性”和“价值理性”的角度来探讨人工智能的

发展更有坚定的原则性——在这个世界，只有人，才

是有“灵性”，也是有“价值理性”的，人工智能，只能

是“工具理性”。人和社会，必须先赋予它的“价值理

性”，才能培养它的“工具理性”。

Q:对于青少年有哪些阅读建议？阅读是不是离

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？

A: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对自己进行升级，或者

说超越，就必须让自己不断提升。也就是说，“自我

教育”非常重要。如果不读书、不思考、不吸收的话，

你怎么去进步呢？怎么去适应这个时代呢？读书是

为自己做一种准备，特别是对于年轻人，在这个飞速

发展的时代里，你对知识学问多一份掌握，就会让你

多一份底气。你需要不断进步、不断完善自己，才可

以做得更好，也可以“以不变应万变”。

关于读书的心得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，就是“溯

源”。你喜欢谁的东西，你再根据他的喜好，去探究

“源头”。比如你拿起一本余华的书，发现很喜欢；你

就去了解余华喜欢看谁的书，比如说他喜欢读托尔

斯泰，你就去读托尔斯泰；读完了托尔斯泰，再去了

解托尔斯泰读谁的书……这样，一个人喜欢另一个

人，慢慢地可以从文化的叶片，进入树枝、树梢、树

干，直到深入树根，进而触摸到泥土和大地。这样，

你最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一株大树。

据《安徽画报》 文字：孙婷

赵焰：我寻求一种智慧而博大的“清雅”

赵焰，作家、学者、正高二级，原安徽省作协副

主席，现居合肥

2025年出版的新历史小说系列


